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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春天（组诗）

柳江子（陕西）

二月二龙抬头

农事提上了日程
复苏了的万物，
开始摆脱寒意的束缚

温润的风，梳理着一个冬天的心事
在河流之上，发出倾情的喧哗

剪子上下翻飞
修剪出满意的发型

小院里，牡丹的枝头上
稚嫩的叶子，渐次打开旖旎的春光
竹子青黄，细雨生寒
蔷薇依旧缠绕着篱笆做成的围墙

韭菜，苦苣，菠菜，小葱
它们精神抖擞，触摸着
岁月的柔情万种

撒上土肥，指缝间的尘渍
像鸟儿的翅膀，在飘忽不定中
轻轻落下

醉不倒的黄昏

醉不倒黄昏
我只有试图，醉倒我自己

竹叶青，一个令人心动的名字
绿色的汁液，仿佛复苏在
一片悠然而又静谧的竹林里
听取鸟儿清脆的鸣啼

沉浸的往事，掠过风际之后
调转方向，极速向着大地
做垂直运动

心潮涌动，一如失落的情感
一夜之间，霜色涂抹在鬓角上
杏花一般，次第展开

抿一小口，灵动的火
在体内，缓慢而又持久地
开始燃烧

诗意的夜里，那些陈年的弯刀
已经生锈，月亮的弯钩
凭吊在大地之上，抛一根绳索
荡起迷离状态下的秋千
慰藉日子的不长不短

小雨蒙蒙

坐拥二月的小雨
零落的心事，和丝丝寒意一起
堕入脚下，这块丰饶的大地

如若有雪，它们会在高于
尘世的地方，赠送给季节
最后的迷茫

注定山峦是曼妙的
一场春雪的后世和今生

酝酿在一壶茶水的氤氲里
炉火映出一个人
淡定而从容的脸庞

抽出隐藏在体内的阴冷
一些心事，需要晾晒
需要在火的嬉戏中
轻捻时光深处的棉团
纺出一根纤细的长线
维系着遥远的童年

浩渺或者泥泞，无非是
远和近的不同
天地依旧，横亘在众鸟
即将回归的北方

我的天空，多了一份
祥和与安静

柳枝

是一道隔身而进的帘子
丛生的绿意，仿佛一盏
春天的信号灯
等待那个依窗而站的人
在百里之外，露出眸子里的
欣喜和狂热

一根根垂下来的柳条
充满了灵动和四射的活力
那些小小的叶芽
张开红嘟嘟的嘴唇
把芳踪再一次寻觅

给予风的权利，散漫而又随意
正如那飘飘的思绪，拂动
那一连串的青丝
呼唤出，那些交错
彼此的柔韧，直直地掠动
似水般柔软的记忆

浅尝辄止的时光里
沿着天空的方向
阶梯一般，一路努力向上

春夜

我的夜晚是如此简单
用黑暗作为诱饵
进入每一次，深度睡眠

通明的灯火，在城市的
怀抱里燃烧。寄居在一个
小小的角落里
任凭那四伏的光亮
透过玻璃，寻找梦的起始点

习惯于重创之后的淡然
平复下来的情绪
像一弯清清的溪流
拂过早春的山谷发出潺潺的振水声

无需选择南山下的茅屋
悠然的脚步，从不止于
小巷的深藏不露

无非就是一种艰辛
无非就是等待，无非就是
脱掉披在身上的冬天的厚厚的装束

白昼的羽翼，逐渐丰满
无尽的黑夜，深邃幽静
曳动着长长的尾巴

在中国红军
第一村（组诗）

黄世海（四川）

在旷继勋纪念碑前

这不是一块墓碑
而是旷继勋那鲜红的血液
在石头上蕴染
是我们的精神在凝聚

也并不是现在
而是九十多年前
他带着四千多兄弟来到牛角沟
把黎明从这里切开

这不是牛角
而是刻在山峰或大地上的形状
它是一把冲锋的号角
从大山里吹响

我也不是游客
在回忆他们曾经的过往
而是一个兵，沿着他们的脚印
在号声中出征

藏兵崖记

石头也可以选择自己的个性
就像当年，它可以藏住百万雄兵
而今，村民们把这些石头
叠加起来，铸就了一座山的伟岸

九十多年前的那场春雨
至今还在大山深处纷纷扬扬
凝聚起一道彩虹，向世界作出了
最绚烂的表达

隐于石头缝隙的血迹，绽放
一簇又一簇的火焰，让远去的故事
穿过历史的风云
肃立在最炽热的枝头
崖涧藏住躯体，藏不住内心的向往
抑或火焰在燃烧，火星在溅飞
火种在延续。我敞开心扉
倾泻于山峦，与天地浑然一体

在中国红军第一村

我仿佛看见那群持着火把的人
从大山深处走来
抟土为铜，为日月星辰
勒碑刻铭

让红色的元素，犹如火种
在亘古地流布
穿过漫漫长夜，久久地生长
在这个村庄

我看见他们像火鸟，在黎明前夜
在血与火的嘶鸣中
讲述疆场厮杀的血雨腥风
演绎时代的兴衰存亡

那些永远昂着头颅的石头

像一张张脸谱，篆刻成碑文
无论在哪个时代
都飘扬起牛角沟那道鲜红的色彩

谒牛角沟起义旧址

是脚印的深浅，托起世人的惊叹
让天上的云彩，起伏山河
沧桑与悲壮
在牛角沟，还原它应有的原型

从一个脚印到另一个脚印
雕刻在这里
他们烙下的血痕与我的脚印对接
我就被感化、被征服

多走几步，就道出了我的敬畏
多看几眼，就攒足了
我的悲切和感动。如一首诗
从内心出发，又回到了内心

你看，那曾经的硝烟
战车、马队、奔走的脚步
把朝露、流水、鸟鸣、花蕾打造
成了一个时代的景致

抚摸这里的一草一木
就仿佛触摸到了他们的心跳
细读他们的遗言，每一粒汉字
都像一颗钉子，钉在了我的心上

漫步牛角沟

穿过岁月时空，
远去的故事近在咫尺
牛角沟的中央，石碑上的那些词
把一方蓝天和彩霞留住
任晨钟暮鼓绵延如云朵一样从容
花香一样吉祥

漫步牛角沟，我聆听时光的流淌
轮回的心事像鸟儿回到枝头
与我的心灵相遇
先烈们流下的血液，
像一簇簇映山红
在漫山遍野绽放

你看，藏兵崖上的天空
云朵细碎，避开尘世的烟雨
仿佛接受洗礼。我以红色的名义
完成内心对知行合一的
仰望和敬畏

此刻，必须放轻脚步
以静默的姿势，
把牛角沟所有的红色
高高举过头顶
庄严地传递给下一代

之后，用我的一切所能
助力新农村建设，让花朵在每一片
田园久久地绽放
此时此刻，牛角沟的第一缕晨光
呈现出的美：固执，热烈，豪放，耀眼

白梅（外二首）

陈小平（四川）

一树白梅，孤独地

伫立在深冬枯黄的山坡上

走过人声鼎沸的步行街
我远远地望见了它
第一眼，便让我陷入长久的思念

似曾相识，又很陌生
仿佛一部经典电影的结尾

被四散离去的人群带走

白鸽树叶

翘首树梢
栩栩欲飞
飞不了
却给人以飞翔的梦
起风了，叶落缤纷
不能再梦
却给泥土以飞的记忆

琥珀

不在玻璃下寻找春光
不在记忆中寻找足迹
不在眼睛里寻找泪水
不在更深的心灵敲门
不在博物馆的展柜前质疑：
人是什么？我是谁？
也许，我已远去
但我获得了另一种存在

云雾
周传利（陕西）

云雾奔跑了一夜风消停时
落在鬼谷岭的山坳隐约的暖白
足音渐远风声细微

大朵大朵的蓝倾泻而下
与鬼谷岭的苍翠撞了个满怀
山岭的侧颜苍翠欲滴

在鬼谷岭青松挺拔来自信念
耸立的天门足以让万物动容
那些泪水落地生根

把云雾播种在山岭吧包括自身
每一座山峰生息着大自然的理想
俯瞰天空收获信仰

静静的湖面
张小强（陕西）

灯火潜入黑暗
勾勒出水的形状
夜的白点缀出湖的深邃
幽暗，幽暗
是一片黑色的丛林倒在湖面
湖上的月亮
弥漫，弥漫
只有一点星灯泛起涟漪

星星
柔石惊缘（广州）

星星在水中

点亮了，无数双眼睛
它给鱼儿带来
欢乐的游动，此刻
黑夜在更深处
发出寂静的呼唤
却不知，远方在
更远的地方
不停地去找寻梦中的星星

雕塑村魂
罗薇（四川）

一位身穿青布长衫的青年，
踏晨光回归故里。用泥土雕塑
哨楼村的历史。村史馆陈列的故人
把哨楼村的根讲得很生动很深刻。

以水的柔情调和泥土的真实，
李长青把一团泥土用力地搓揉。
揉捏出一排栩栩如生的泥像，
钦斋泥塑的传承手艺，淋漓尽致。

哨楼村泥塑的红色记忆，
在乡土的春秋里盘根错节，
一个乡村的魂，
比炊烟长的乡愁更深远了。

水与生命
盛文华（内蒙古）

水，轻盈的舞者
在生命的舞台上跳跃
月亮下的夜，静谧而深邃
水与生命的交响乐在此刻奏响
荡漾的涟漪是水的诗篇
每一滴水，都是生命的音符
雨夜，它们汇聚成溪流
穿越大地，穿越生命的感悟
水是生命的源泉
滋润万物，绽放生命
月光下，如一曲未竞的歌谣
水与生命，交织成一幅画卷
又充满力量
每一个瞬间，
都演绎水与生命的交响乐

你要成为春天
叶知秋（天津农学院学生）

你要成为春天，就要靠近山
让山的坚韧融入你血脉
让山的沉稳重塑你品格

你要成为春天，也要靠近风
让风的自由激发你灵感
让风的辽阔教会你松弛

你要成为春天，还要靠近月
让月的温柔抚慰你寂寞
让月的皎洁照亮你前行

你要成为春天，还要靠近水
让水的流淌洗去你疲惫
让水的柔情拥抱你的孤独

你要成为春天，更要靠近自己
随心所欲，仗剑天涯

生在水乡长在泽国，熟悉摇船
划桨、荷塘挖藕、渔舟唱晚、荷花盛
放，一切都是那样的熟稔。

老实说，对于今天的目的
地———湖北仙桃“梦里水乡”这个并
不陌生的称谓，我是怀有莫名的抵
触情绪的。凭什么你叫梦里水乡？我
的家乡那才是梦里水乡的典范和标
本！我生活过的那个乡镇东有东湖
西有西湖，30年前《人民日报》上的
巨幅照片《天下第一网》，硕大的渔
网拉起的是东湖人称雄的豪气。西
湖上九十九个汊，汊汊都是荷叶田
田、柳絮飘飘、蛙鸣阵阵、燕啭声声。
油榨岭大坝挡着的是我深沉的记
忆，花篮窖闸门晾着的是我梦幻般
的乡愁。你说你那里是梦里水乡，我

的东湖西湖罗帐湖呢？
带着这么些不服，我走进了江

汉平原上这片原生态的水乡。这里
呈现的文旅创意有着独特业态，竟
然颠覆了我顽固的心态。

这荷塘、这水杉、这绿岛、这栈
道、这凉亭、这水榭、这渔网、这扁
舟、这青青芦苇、这翩翩水鸟、这悠
悠水车、这长长木桥……哪一样我
们家乡没有？为什么这些水乡资源
到了你们这里，就像玩魔术一样被
诗意地排列组合，国画般地谋篇布
局，书法般地传神写意，梦境般地扑
朔迷离？

沿着荷塘村方砖或青瓦铺就
的街巷，仿佛走进千年沔阳的记
忆深处。并不高大巍峨的骑马墙

上，那状如小丘，浑身黝黑的“天
下第一蒸”，似乎在“显摆”这里稻
香鱼肥的富庶。醉翁之意不在
“蒸”，不蒸包子蒸（争）口气。江汉
平原的粉蒸肉不是闻名遐迩么？
这硕大无比的篾蒸倒也放大了地
域独特的饮食文化，那吊车吊起
大盖之时，冲天洋溢的除了弥天
而起的香气和蒸汽，还有沔阳人
文化自信的底气和硬气！

栈道两边是遮天蔽日的水中森
林，这是一种名叫池杉的落叶乔木。
这种外来的杉科花羽杉属植物，高
耸半空，脚踏“湿”地，树冠如伞，枝
干笔直，它们有如向前看齐的仪仗
队，身材颀长，脊梁挺拔，玉树临风，
气宇轩昂，忠心耿耿地护佑着天赐
的一湖碧水，信誓旦旦地维持着游
子的一帘幽梦万缕乡愁。

透过伸向地平线的林带深处，
我的思绪之舟划向上世纪七十年代
的喧嚣与宁静。一些人坚守在这片

水上林场，种下绿色的希望，播下梦
想的种子。据村民回忆，植树队伍中
有一支来自武汉的作家队伍，领队
的是著名作家碧野，他用汗水书写
对春天的憧憬，用自己的笔名（其真
名为黄潮洋）诠释对绿色生态的渴
望。当年我阅读碧野的《情满青山》，
每每为作者寄情高山林海，尽展侠
骨柔肠而激动不已，今天这耸立在
万顷碧水中的参天杉林，何尝不是
他们饱蘸心血写在这里的绿色诗
行？

夜宿野奢度假营地，集装箱式
的独栋居室里，是现代科技武装
起来的居住空间。林间的鸟在不
甘寂寞地鸣叫，小河的水在不事
张扬地流淌，小镇上三三两两的
吃货在七七八八的湖鲜之间大快
朵颐。我钻入属于我的那口集装
箱，让疲惫和烦闷在鸟语虫鸣声
中消解释放，如同再登画舫，在欸
乃声中缓缓驶入梦里水乡……

在生活的长河中，面子与里
子如日月相辉相映，构成了人生
的精彩画卷。

我追求面子，也追求里子，因
为里子是面子的延展，是内在的
真实所在；而面子，则是里子的外
在折射，是内在实力的外在显现。
缺少里子，面子便成了一张华丽
的空壳；缺少面子，里子就会黯然
失色。因此，我们需要在人生的征
程中不断追求平衡，只有这样，才
能在岁月的长河里获得真正的幸
福与快乐。

作为年轻人，我们如何能够
既有实力又有面子呢？首要在于
提升个人能力。实力源自不断努
力与付出，自信的力量则来源于
实力的积累。在这个多姿多彩的
世界里，里子包含着个人的文化
修养、精神力量等多种形态。因
此，年轻的我们应该虚心学习，不
断充实自己，不断提升自己的综
合实力，唯有如此，才能在未来的
岁月里活得更有尊严。

其次，人生的道路上，明辨是
非，不受“面子”的困扰，是我们应
该牢记的准则。有些人过于追求
面子，结果生活并不尽如人意；有
些人注重内在修养，却可能在某
些时刻牺牲了自己的尊严。唯有
兼顾两者，坚守自己的原则，待人
宽容，才能赢得真正的尊重与认
可。

再者，内涵重于外貌，需要循
序渐进。孔子曾游历列国，培养门
徒 3000余人，他的内涵和外在表
现力成为后人所敬仰的典范。内
涵是个人知识、修养等的体现，需

要在言行中展现出来；而面子则
是他人对于个人魅力的认可，基
于个人的令人景仰之处。然而，要
达到这样的高度，离不开年轻时
的辛勤付出和不懈努力。正如寒
风从身旁掠过，梅花自有芬芳飘
散，只有在岁月的磨砺中，方能绽
放出真正的光彩。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
追求面子与里子的平衡是一种智
慧，是一种修为。让我们怀揣着理
想和信念，脚踏实地，努力向着内
外兼修的目标迈进。在这个前行
的旅途中，我们应当时刻提醒自
己，不被浮华的外表所迷惑，更不
应被虚假的面子所蒙蔽。唯有内
心的坚定和修养才能支撑起真正
的面子，让我们在风雨兼程中始
终保持从容与自信。

让我们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和
对自我的期许，踏着青春的步伐，
勇敢向前，不忘初心，持守内外兼
修的信念，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
芒，成就一段传世的经典。无论风
雨兼程，还是荆棘丛生，唯有内心
的坚定与真诚，才能让我们在岁
月的长河中留下属于自己的足
迹，绽放出真正的光彩。愿我们在
追求里子与面子的旅途中，终成
幸福与快乐的真正主人，活出自
己想要的精彩人生。

商 海 弄 潮 校 园 新 蕾

内外兼修
贵州省遵义市周林高级中学高三（11）班 母崟君

一帘幽梦入水乡
段华（湖南）

德兴的枫树很多，最难忘的是
枫树岭的那一片老枫树了。

从德兴县城到香屯镇，沿途三
十多里都留下过我少年时期的足
迹，有依山而开的德兴中学茶园，乐
安河岸翠色葱笼中成片的杨梅，引
领我们上山去砍柴的小道。

枫树岭是德兴县城北面的山
门。出德兴县城，十几里后开始爬
坡，两边的油茶树绿得醉人。到了山
顶，一棵棵枫树巨伞撑天，躯干圆
实、光洁，枝杆坚韧挺拔，散开的枝
丫上，点缀着一片片绯红的枫叶，在
风中轻摇着如一群栖息于枝头的蝴
蝶。这里浓荫蔽日，枫树成林，巨大
的枝叶从公路两旁交汇着。我们从
茶山开荒种茶，香屯打杨梅挖半夏
回来，每当看到那层林迭翠，披霞染
红的枫树岭，就高兴起来：快到家
了！只要登上枫树岭，德兴县城就闪

现出它的青瓦灰墙，高楼上的玻璃
窗的亮光，甚至能感受到县城浓浓
的烟火气息。

枫树岭的美丽，总是伴着爬坡
的艰辛，下坡的惊险。从香屯回来，
拉一车柴是很费力的，我们一个人
拉车，伙伴们都在车身两侧推车，全
身力气用尽，才能在气喘吁吁中把
一车柴推上来。

我最怕的不是上坡，而是从县
城出去，从枫树岭下坡：坡不长，二
百多米。我照例是拉车的。我拉着空
车下坡，刚迈步车尾就磨到了地上，
我按下车把，一股冲力把我带起来，
脚就腾空了，只有跑，一跑车子就加

速，从后面推着我向前冲，脚刚一沾
地就反弹起来，完全停不下来，身旁
的风刮得呼呼响，我在惊慌中握紧
车把，提醒自己注意方向，勇敢向
前。

坡，终于跑完了，在路边把车停
下，我已是满身大汗。回望高耸的枫
树岭，那些叶子仿佛也因我下坡的
惊险而涨红了脸！

枫树岭，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
忆！

退休前，我回到德兴，对枫树
岭充满重逢的期待。提起枫树岭，
勾起了同学们共同的记忆，于是
几辆车欢快地出了县城，我被车

窗外陌生而美丽的风景吸引着，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就到了我们
当年开荒的茶山，枫树岭早过了。
返回时，在岭下停了车，我沿着 40
年前走过的路爬坡，脚下是平坦
的油路，枫树没有了。我环顾四
周，在半坡上靠山边还有几颗老
枫树桩头，我走过去，抚摸着它褐
色的苍老的身躯：“我的枫树岭
呢?”老班长程琦说：“开山修路放
坡，扩建公路，只好砍了！”

枫树岭上的树，还活在我的记
忆中，上坡的力量，下坡的智慧，一
样重要！上坡时我们努力向着既定
目标发力；而下坡时，要把握好节
奏、速度和方向，才能不摔跤不翻
车，走好回家的路。

我要离开枫树岭了，再次回望，
那两棵老桩头，孤傲地伫立在公路
旁，寂寞而美丽！

又见枫树岭
邵永义（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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